
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概念建构、
理论分析及中国机遇

李　伟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建构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概念，并通过历

史分析提高认知。随着能源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全球能源战

略从无到有，从侧重国内到内外兼顾，从侧重利益到侧重安全，从服从

旧有能源权力格局到建构自己的联系性结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能源战略目标从增强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发展到把握能源权力以更好

地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阶段。取得部分领域支配性权力的同时发挥广

泛的抵抗性权力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构建权力—战略、权力—知识结

构，主要抓手在于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关系的建构和综合运用，战略实施

的主要区域扩大到全球能源关系毗连国家和地区，战略实施的主要领域

扩大到整个政治经济权力技术中可以影响或关联到能源的方面。这样的

战略演进反映了深层次的全球权力政治的格局变化，以及国际能源权力

关系格局变化带来的双重机遇，迎来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期，值得引起

国内学界战略层面的关注。

【关键词】　能源战略　能源实力　能源能力　能源权力

８１１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政治学）”科研项目支持，感谢匿名审

稿人评审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李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　引言

今天我们有机会谈论能源权力战略，首先得益于中国过往能源战略的持续成

功实施、能源实力大幅度增强、能源能力大幅度提升；其次得益于世界政治经济

权力的结构性、体系性变化：权力流散、权力转移、霸权衰弱，甚至如德国著名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世界经济获得超级权力，呈现全球化时代的权力

与反权力动荡；① 最后得益于以乔纳森·科什纳、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一批

学者对全球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② 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世界

能源体系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直接把握运用能源权力关系，致人而

不致于人，并更多地把控和影响世界能源发展，是思考能源战略的重点。

重大战略机遇期不容错过。按贝克的理解，这是一场避不开的超级权力斗

争，甚至都不必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零和博弈，而是适应未来趋势的正和博

弈，我们注定是权力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的见证人，③ 甚至 “在过去五百年中，

世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多数社会中的社会控制 （权力）分布发生了根本变化”。④

正如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学科学术书籍出版繁荣所昭示的那样，以往的旧格局正

以摧枯拉朽之势退去，国家与亚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结成更加复杂的多元

关系，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主要权力结构和交通、贸易、能源、福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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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蒋仁祥、胡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页。
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中文版发行，参见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
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Ｋｉｒｓｈｎ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ｗ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２０１３年中文版发行，参见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我们是权力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的见证人。

全球化必须当作权力平衡和权力规则的以民族、国际、国家为主导的机制的一种渐进的、后革命时代的、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来解读。在世界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中，正在进行一场超级权力游戏，一场权力斗

争，在这场斗争中，民族和国际的国家体系的权力平衡和权力规则都将发生变化和重新定义，特别是经

济，因为经济已经冲出领土主权的、由民族国家安排的权力游戏的牢笼，并且与领土主权观念根深蒂固的

国家相比，已经在数字空间掌握了新的权力战略。超级权力游戏就是围绕权力展开的争论和斗争，同时改

变世界经济的民族国家的规则。”

乔尔·Ｓ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０页。



个次级结构变化纷呈，① 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呈现多元化、网络化、日常化、流动

化、转移与流散等特点，这样的变化在不断地重新界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追求

权力和财富的竞争规则并重塑秩序。自１９９７年乔纳森·科什纳的名著 《货币与

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以来，可操控的权力结构日益受到重

视，经济权术重新得到关注，② 中国也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制衡美元，

争取货币权力，实施经济制裁、个别约谈等权力技术工具和手段。但相比之下，

对同样举足轻重、更具操控性和相比货币权力更易实施的能源权力结构及技术，

相关讨论却显得沉闷得多，鲜有学者提出明确的能源权力战略、策略、政策和操

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能源结构是安全结构的重要部分、是全球生产网络的

重要部分、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重要部分、是交通贸易福利的重要部分，也是现代

知识的重要部分和动力。能源权力结构已经不仅仅限于苏珊·斯特兰奇定位的次

级权力结构，而是正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权力结构。事实上，伴

随着和平崛起过程，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内外实践也是精彩纷呈。

作为中国国家大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源战略必然服务于并服从于

国家大战略，但显而易见的是，好的能源战略能促进和优化国家大战略，而不适

当的能源战略则拖累和削弱国家大战略。根据国家大战略的阶段调整，中国的能

源战略经历了从单一到系统、从静态到动态、从结构到关系、从专注国内到放眼

全球、从边缘到中心、从从属到主导发展的演变过程。当前中国能源战略，已从

低碳经济战略，③ 发展到了本文称为 “能源权力战略”的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以来，中国一直

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强国富民之梦，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路径和战

略方向在于致力于增强国家硬实力，力求人有我有，人无我有，以实力对比的绝

对优势或相对优势获取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同期中国能源战略遵循同样的思路，

谋求能源实力的增强，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能源能力。中国不仅已经具备把全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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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珊·斯特兰奇把权力划分为四个一级结构和四个次级结构。

近年出现了较多讨论地缘经济学和贸易、金融、援助、制裁等经济权术的文献。笔者在图书馆借

阅一本Ｂａｌｄｗｉｎ的英文原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不经意中看到居然是高鸿业先生赠书。说明老一辈学者已
经关注到这个研究领域了。Ｂａｌｄｗｉｎ严谨地讨论贸易、货币、金融、援助、经济制裁等经济权力技术工具
时，并没有中文语境下 “权术”一词的褒贬之分，中文 “玩弄权术”是贬义词，而本文这里沿着国际文

献的路径，探讨 “经济权力技术”语境下的 “权术”是一个中性词语。

李伟：《低碳经济：国际能源战略新路线》，《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１—６７页。



源战略升级到能源权力战略层次的实力和能力，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剧

变之下，还必须加快布局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

二　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和能源权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对国家实力的量化研究，比较著名的如克莱因的综合国

力方程、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综合国力模型等，均以国家实力等价国家权力来对世

界体系中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克莱因方程风靡一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

者广泛引用，方程认为综合国力等于以下几项的叠加：基本实体 （人口与领

土）、国家战略目标 （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经济能力 （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

结构）、军事能力 （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实力观的

重要意义是能够在国家所拥有资源的基础上，将国家分成综合的或某个领域大

国、超级大国、中等国家和地区强国等类型，以等级制为基础分析国际体系。然

而克莱因的理论在解释实力仍然庞大的苏联解体等现象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表现

出理论的重大缺陷。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运用国家实力的强大综合能力，即便有

强大的实力也是不能获得或行使国家权力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或追赶型国家而

言，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也能观察到在其能源战略体系中，经历了从追求

能源实力到追求能源能力，再到能源权力的过程。

本文认为能源实力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狭义的是指当前已经积累起来的能源

资源和技术知识；广义的包括更宽泛的国家在其他领域 （如金融、贸易、生产）

中可转换到能源领域的综合实力，以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从全球

范围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获取、生产、供给能源，满足国家生产、消费和发展的

需求。

能源能力 （ｅｎｅｒｇ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指运用能源实力的方法技巧和知识，涵盖技

术、经济、社会、文化、组织、治理网络体系，既包括运用和增强实力的意愿、

机制、策略和建构能力，以及主导或主动运用、把握、控制战略和节奏 （全球

发展节奏、能源发展节奏），节制战略对手运用国际政治工具的政治经济技术和

知识；也包括能源学科建设能力、知识 （案例、方法、策略）的累积能力、国

际能源议题议程及制度机构的建构能力，以及能源科技、历史、文化、政治、外

交话语的掌握。国家能源系统的发展具有正反馈效应，一旦形成良性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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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出现能源实力增强，能源能力增强，能源权力增强，再到进一步增强能源实

力的正向循环。

能源权力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ｗｅｒ）是指在能源实力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性地、主导

性地、前瞻性地、战略性地、体系性地运用能源能力构建的能源领域中国际政治

经济关系性结构，在不同情境下可能表现为局面、态势、格局、体系、条约规制

和伙伴，是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这样的权力也包括因依赖关系的变化从而

抵抗、削弱、拒止和节制竞争对手的能源权力。实际上，追求能源权力可以看作

一门把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和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技术结合运用的政治艺术。能源

权力、能源能力和能源实力可以形成相互间的正反馈并不断相互强化。能源权力

的追求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可控的国际治理性的追求，是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技术

构建，是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的基于中国话语权的知识—权力域中能源这一子

系统的构建。能源权力是一种先发制人权，先发制人的先手权与遏制不同，① 更

多的是一种节制性权力。

（一）实力、能力与关系性权力

“ｐｏｗｅｒ”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翻译成力量、权力、实力、能力，比如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译为世界强国、世界权力，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ｐｏｗｅｒ”译为权力斗争，约瑟

夫·奈的 “ｈａｒｄｐｏｗｅｒ”和 “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一般被译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但亦有译

成 “硬”权力和 “软”权力的，② 奈并没有对它们加以准确区分和定义，也没

有将其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般性权力理论。当然 “ｐｏｗｅｒ”在能源领

域中也指电力、电能、做功的能力。

虽然 “ｐｏｗｅｒ”作为权力、实力、能力区别微妙，加以区别甚至是自寻烦恼，

但为分析逻辑计，本文分别界定了能源实力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能源能力 （ｅｎｅｒ

ｇ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能源权力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ｗｅｒ）三个概念，三者的关系需辩证看待。主

体自身具备的条件称为实力，在体系中得到普遍承认，有能力运用才能称之为权

力。实力是潜在的权力，但不等价于权力，不是所有的实力都能兑换为体系中的

２２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三辑 总第七辑）

①

②

Ｂ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ｕｍｉ，Ｏｎｔｏｐｏｗｅｒ：Ｗａｒ，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ｐ５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１６页。这里苏珊意指实力
不完全等价于权力，实力需要运用能力去转换才能得到权力。



权力，也并不是所有具有实力的主体都一定能得到权力，这还取决于该主体在体

系中运用该种实力的本领，也就是能力，而成功取得和运用，甚至可以用 “权

术”一词来表达这个意义了。苏珊探讨了实力、能力和权力问题，并认为从语

义学上来谈论权力是没有意义的，她认为观察、理解和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变革，

需要一种较为宽泛的权力定义。① “过去拥有权力的业绩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仍

会拥有权力”，还存在着 “巨大的资源能力并不一定能够转化成有效的权力”的

可能性。苏珊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回避权力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学认为权力

分析不符合经济科学理性，② 而经济理论框架的确难以处理强者可能会利用权力

来获得利益规避风险的问题；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迷恋同样也造成国际政治经济

学领域肤浅地对待权力问题，“这种迷恋一度排除了世界体系中与权力的性质和

使用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③ “对权力性质的关注就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到了霸

权国”，④ 这样的范式长期流行的结果，连带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甚至都忽视了

权力的双向性特征。

在卢克斯看来，权力通常是 “能够被任意运用的双向权力 （ｔｗｏｗａｙｐｏｗ

ｅｒｓ）”，⑤ 观察权力的运用能够显示出其占有情况，计算权力的资源能够提供其分

配的情况。卢克斯认为权力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能力的运用或媒介，并且当一般

意义上的 “权力”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它涉及社会行动者的能力。⑥ 显然，

并非所有的能力都是权力。卢克斯指出运用和媒介两类谬误对权力的影响：运用

谬误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ａｌｌａｃｙ）是指想要成为有权力的人就要赢得胜利，也就是要在冲

突的状况下战胜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至于权力到底存在于何处，可能是非常容

易令人误解的；媒介谬误 （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ａｌｌａｃｙ）则意味着权力在必然被激活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发挥其作用，这种观点误导社会学家和军事分析家将

权力与诸如财富和地位或者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之类的权力来源等同起来。但

是，拥有权力的手段并不等同于就成为有权力的人，美国在越南和战后伊拉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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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第６３页。



发现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不等于拥有权力。斯宾诺莎辨析了权力和能力，认为拉

丁词完全把握了他认为的能力和权力的差异。在 《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在

“能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局部的、直接的、实际的构造性能力）”与 “权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去中心化的、间接的、先验的支配性能力）”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能力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在本质上意味着事物 （包括人） “存在和行动的力量”，① 并进一步指出

“……不对称的权力概念或者作为权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的权力或者 ‘统治的权力

（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是作为能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的权力概念的亚概念或版本：它是通过限

制另一个人或者他人的选择使他们处于你的权力控制下的能力，从而获得他们的

服从”。② 也就是说，权力是能力的一种。

权力在关系调动中得以实施，而且权力不仅存在于支配的一方也存在于抵抗

的一方。③ 福柯把权力看作个体之间 （或团体之间）相互诱发和相互回应的关

系，认为权力关系、交往关系和客观能力这三者是不同的，反对把权力理解成

“能力”，它施加在事物之上，提供改造、使用、消耗或摧毁事物的能力，这种

权力诉诸种种直接包含在身体中或由工具作中介的能力。④ 福柯把权力关系同通

过语言、符号体系或任何其他的象征媒介传递信息的交往关系区别开来。虽然交

往始终就是一个国家 （人、组织）作用于另一个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某种方式，

但种种能指要素的生产和流通之目的或结果却是种种权力效果，这些权力效果并

不简单地就是这些能指要素的一个方面。⑤ 在他人 （组织、国家）身上实施其权

力不同于人们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对物做修改、利用、消

耗或摧毁，诉诸直接位于身体内或借由工具接力中介的种种能力倾向，或者说诉

诸 “技术能力”，而施加在人 （组织、国家）身上的权力则调动了个体之间或团

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权力实施亦需要相互应答和诱导的行动。权力一词指 “伙

伴”之间的种种关系，是一组相互引诱和相互应答的行动。⑥ 在关系型社会中，

结构内在化、主观化，权力日常化、习惯化；同样在关系型国际社会中，复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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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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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赖日益复杂、密切、空间压缩、密度大增，国际战略竞争也日益体现在结构

的内在化、主观化，以及权力竞争的日常化和惯例化上。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亦是

双向的，支配或抵抗这两方面都会带来关系权力的变化。国际能源体系中并不存

在绝对的霸权，全球能源权力处于多方争夺之中，支配和抵抗都可能节制关系伙

伴国家、组织或公司的权力。

（二）能源关系与能源权力关系

能源领域的关系研究起初是以能源专家为主导，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国际

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为次要层次，最初也更多地接受物质实力为主要特征

的能源实力的概念，当然与能源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资源诅咒，即为

什么丰富的资源包括能源资源没有带来持久的发展也得到关注。随后的研究和实

践发现仅仅重视物质实力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ｏｗｅｒ）的能源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能

源能力，并在运用能源实力、获得能源实力、壮大能源实力的同时，增进其他方

面国家实力的这种本领。这样的关注在１９７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简称欧

佩克）成功运用石油武器取得国际政治经济成果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这显

然超出了之前传统的国际组织的结构，在国际政治学科甚至引发了对国际机制的

研究，① 使其成为与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并列的三大研究领域之一。中国主动关

注和运用这样的全球能源权力关系机制要晚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突飞猛进，纯技术的国内能源关系逐步演变

为全球能源权力关系。以石油进出口为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从

１９９６年起成为净进口国，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进口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甚至可能超过８０％；又如以发电装机容量为标准，加入ＷＴＯ后，中国

的发电装机容量突飞猛进；再比如２００８年以来，能源领域整体呈现出四条交叉

的脉络：顶层设计的管理机构变迁、重大改革博弈、技术革命与新兴产业兴起以

及新兴能源伦理。② 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７１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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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至２０１７年４４９亿吨标准煤，４０年间增长了６８６倍，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

消费大国。① 放眼世界，取得如此大幅度的能源发展，大致只有工业革命时期能

与之相比，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９５０年，全球能源工业增加６倍，而人口仅增长１倍。②

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能源高速发展，电力建设创造了世界奇迹，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每年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法国全国发电量，每年一个法国，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波澜壮阔的能源发展。这些变化，都超出传统能源技术领域，形成对

全球能源权力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在世界能源体系中，对能源领域的把控，随着国家实力地位从外围到中心的

变化，大致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以能源资源占有、能

源技术占有、能源生产实力为重点，到以能源关系建构、消费生产贸易平衡能力

提高为重点，最后到以能源权力关系建构为重点，能源权力关系往往与能源的资

源占有、技术水平、生产实力、消费能力、平衡能力、调控能力等社会关系交织

在一起。在世界政治权力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越发重要，能源实力运用、获得和壮大的本领日益重要，能源权力成为结构性

权力的关键因素，以及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源权力上升为

主要的结构性权力。

传统国际政治的能力变化往往滞后于实力变化，③ 历史上曾经出现国家实力

对比早已发生变化，但是霸权权力转换交接滞后的情况，这可能是等待战略机

遇，可能是算计战略成本，也可能是真正缺乏把实力兑现为权力的能力，然而最

终在体系中会体现强者的意志，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在今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源权力领域也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罗伯特·基欧汉详细探讨过为什么会发生能源实力转向能源能力再转向能

源权力。④ 他认为制度碎片化、机制复杂化、领导缺失，形成了权力真空。鲍

德温在探讨关系性权力的实现路径时⑤提到权力概念的关系性是第一原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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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自成一体的治国之术有启示作用。这些含义可以用 “关系概念”和 “属

性概念”之间的区别来说明。一个国家的人口、领土和财富都是财产，可以

不参照其他国家来定义和衡量。同样，政策、决定、影响、企图、意图等治国

工具也是一个国家的属性，因为一个人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其他国家的东西来

描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他们所属的国家所拥有和控制。与这些属

性相反的是诸如影响力、能力、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等术语，这些术语在某种

意义上是关系性的，即它们表示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实际或潜在关系。能

源关系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

是权力实施者和被实施者权力关系的生产，这样的生产首先建立在现实生产关

系结构性权力的基础之上。中国在能源领域迸发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在

消解能源领域传统的权力关系，有条件在扩张生产的同时，阻滞、抵抗、节制

战略对手的权力，把握、构建、实施自己的权力，以更好地确保国家战略利益

增长。

三　对能源权力和能源战略的再认识

近年来，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权力战略问题逐渐引起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

王波提出国际石油体系中石油秩序的演变和权力交替，经历了由英国主导的强

制秩序、ＯＰＥＣ主导的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主义石油秩序、美国主导的强

制秩序及美国霸权护持下的合作与规则秩序等几个主要阶段，能源权力被争夺

并且存在反复和松动，认为 “国际石油秩序是否为美国所控制，即美国对石

油供应和价格规则的掌控能力，是影响美国国内石油安全政策的主要变量”。①

孙溯源详细刻画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空间、权力世界、权力真空及变革机

制，并提出了石油中心—外围—挑战者权力结构模型。② 许勤华认为中国全球

能源战略目标的重心从单纯增强能源实力转变到 “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③

将能源权力分解为油权、市场权、金融权、技术权、资源权和碳权，认为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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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通过建设石油天然气管线等能源网络，通过投资，

使欧亚大陆的权势和地缘意义重新凸显，而中国也因此将能源实力转化为沿线

国家可以接受的能源权力；① 但该能源权力概念仍然是单向的、单一的、强制

性、一维的，没有纳入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复合依赖产生的多维的、多边的、

双向的关系性权力的外延和内涵，侧重于梳理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历史、中国能

源实力的构成因素、世界能源的转型以及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能源

公共服务。目前国内能源领域学术界对能源权力战略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反

响，专题谈论能源权力的文献仍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中国过去长期奉行

的 “韬光养晦”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受到知识界对

探讨权力技术 （权术）问题的传统的贬抑态度的影响。下文将详细探讨能源

权力的话语生成、能源权力如何成为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国实施全球能

源战略的重大意义。

第一，权力本身是一种战略。权力和战略天然联系在一起，权力是战略的

目标和保障，战略是权力的抓手和辐射。权力结构化形成的制度一旦建立，同

样也会产生出具有政治权力的职位和激励系统，如同贝茨观察到的那样，“制

度决定了战略可能性并强制实施各种限制”②。福柯就如何研究权力的战略特

征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即权力并不是一种对某物或某人的 “所有权”，而是

一个 “战略”，是一整套 “计谋、策略、技术、运用”，它们被挑选出来，并

且按照其功效加以运用。③ 这样的权力—战略同构关系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中

类似能源权力的范畴。这种对权力的运用能够预先规划，“被计算、被组建、

被具体地设想出来”，但它又不需要调动 “武器”或 “恐惧”，即使它能够

“保留一种物质的秩序”。这种涉及身体 （个体、组织、国家）的 “政治技术

学”温和的强制行为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它 “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

的话语；它往往由各种零星的片断所组成”，并且聚合了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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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页。



和方法。因为这种权力形式来自不同的源头，所以它是一种 “形式多样的操

作”，并且 “无法固定在某种特殊的制度结构或国家机器中”。这种 （国际）

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来自上层力量 （如国家）的宏观权力，而是一种 “权力

的微观物理学”，它往往以不可见的、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我们常常认为是

限制自己的力量的缝隙中发挥作用。这种社会制度同样也是微观的，因为它并

非看上去那样从 “外部”发挥作用，而是从我们的 “内部”并 “通过”我们

的身体而发挥作用。① 全球能源权力关系微观结构中，支配和抵抗都能引发能

源关系性权力的变化。显然，在能源领域，日常的普通的抵抗是更好的权力斗

争形式。权力斗争采取的战略形式长期被误解了，如果认为斗争的形式就只是

冲突，那么显然一切可以缓解或限定冲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刹车或阻碍。准确

地讲，事实上问题在于是否冲突的逻辑可以作为政治斗争可理解的原则和行动

的规则。这就触及为什么１９世纪以来斗争和斗争的策略是如此不断地趋向于

被化约到矛盾的贫乏逻辑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今天，如果我们思考国际能源权

力竞争的形式、目标和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显然可以采取抵抗而又不至于冲突

的战略形式。

第二，能源权力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对在现代体系中和平崛起的

大国而言，有很大概率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需要采纳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虽然

有一个在国际社会中重要性稳定上升的结构性能源权力关系，但由于不存在唯

一霸权而且争夺激烈，能源权力关系处于不断的博弈调整中，是一个不断变化

的范畴。王波注意到能源权力是可以交替掌握，并且不断变化的，② 国际体系

中的石油权力先后由英国、ＯＰＥＣ、七姊妹公司、美国主导。以 ＯＰＥＣ为例，

其１９７３年实施的石油武器可以看作其能源权力的顶峰，随着西方消费国建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和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祭起石油储备方法，其

能源权力、权势、影响力和权威就每况愈下，２０１９年 ＯＰＥＣ主要国家沙特阿

拉伯甚至把其国有石油公司公开上市，向市场让渡了部分股权。美国众议院最

近决定在２０２０年国防预算案中规定对北溪 －２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制裁，这

打击了俄罗斯的天然气权势扩张。卢克斯认为洛克捕捉到权力代表了一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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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① 寻求全球能源权力就是寻求能源战略胜利的潜在可能性。国家全球

战略的调整就是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对资源进行更加合

理的配置。国际战略环境是由国际战略格局的权力结构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

共同构成的，国际能源体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全球

能源战略从增强能源实力走向增强能源能力再到追求能源权力的选择。迈克尔·

曼在 《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视为权力的四大

来源。能源权力源于经济权力，同时涉及军事权力、地缘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

力，穿插了强制、交换和说服的各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以及权力组织密度的增进。

能源本身与权力相联系，现代能源服务是现代生活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能源权力。② 公平可得的能源全球制度议程仅仅是最近才有动力推动的，但这个

目标在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却被引人瞩目地删掉了。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大会宣布

２０１２年为人人可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２０１２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２０”峰会）上，设置了特别的议程制定一套新的可持续

发展议程 （ＳＤＧ），并且在２０１５年９月被联合国采纳，议程中提出将可支付的、

可靠的、可持续的能源作为优先目标。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低碳经济成为能

源权力博弈的新焦点，能源权力又衍生出了碳权的内涵。

第三，后冷战时期能源权力的参与和争夺更加普遍，有必要形成以能源权

力构建为重点的能源战略，即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源权力和货币权力类似，

都是传统国际体系权力松动特别是冷战中后期美苏两极体系瓦解的结果，都是

晚近才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及政策实践，但在今后一个阶段，在复合

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货币权力和能源权力都将是国际政治经

济斗争争夺的重要领域和焦点话题，必然会产生各自独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

力理论和权术实践。对货币的主权控制是国家最紧密捍卫的特权之一，但以主

权为代价的敏感性一直阻碍这个领域通过强硬的法律，也极少有国家争夺美元

的货币霸权。③ 相对于货币权力的单一的运用和集中的领域，能源权力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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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的宽泛性和普适性，具有更多的参与方、更长

的时间线、更大的运作空间以及更多地体现可耗竭型资源商品的特性。能源权

力可以分解为油权、市场权、金融权、技术权、资源权和碳权，广泛分布在勘

探、开采、生产、技术、研究、开发、经济、市场、销售、消费等多个市场环

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光能等多个品种，汽车、飞机、火

车、轮船、家用电器等多种能源转换器行业，加之每个国家都需要能源，并以

不同的形式和位序与能源权力关系相衔接，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能源完全自

给自足而不与全球能源权力体系相联系的，在能源权力的争夺中，在支配和抵

抗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参与某种形式的能源权力的争夺，在自我均

衡严重不足的大国之间、意图控制体系的强国之间，争夺尤其激烈，能源权力

的争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能源赋予的权力结构包括移动能力权力、

替代率权力、武器能源权力等，这些衍生权力结构中的争夺就更加普遍了。

第四，在抵抗过程中产生权力的战略。福柯讨论了一般情况下的权力形成

过程，认为在产生权力的地方必然有抵抗，而这种抵抗战略一样会成为抵抗者

的权力。国际能源领域是这种抵抗性权力结构的典型领域，能源领域并不存在

绝对的支配性权力，反而存在着广泛的因抵抗和竞争而产生的权力关系。一是

抵抗和支配之间的联系勾勒出取得支配的一般条件，主导权力被组织成一个或

多或少连贯的独特的战略形式；分散的、异质的、局部的权力过程被适应、被

加强和被这些全球战略所改变，所有这些都伴随着许多惯性、位移现象和抵

抗；因此我们不应假定一个巨大的支配的原始条件，一个二元结构一边是

“主宰者”，另一边是 “被主宰者”，不是多种权力关系的生产，而是权力关系

的多种形式的产物部分容易融入整体策略。二是权力关系确实 “有用”，但是

一点也不是因为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在战略中使

用。三是没有抵抗也就没有权力关系，抵抗更真实有效，因为它们恰恰就是在

行使权力关系的这个点上形成的；对权力的抵抗不一定非要从别处来才是真

的，不是真的作为一个权力，也不是无情冷酷令人沮丧的始终伴随权力。它更

多地存在于权力产生的同一个地方，因此抵抗与权力一样也是多重的，可以融

入全球战略。

第五，现阶段中国在抵抗能源供应安全压力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一部分全球

能源权力。美国、ＯＰＥＣ、俄罗斯等都可能对中国的能源权力产生压力，从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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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抵抗，抵抗与权力相伴，能源权力的争夺弥漫在整个关系网络之中，存在于超

国家、国家、亚国家各种主体之间。福柯曾讨论到抵抗性权力与战略问题，① 面

对权力无处不在的影响和塑造，不论是国家、社会、阶级、集体抑或个体，抵抗

权力的一方极少能获得摆脱这种权力控制的自由，为争夺这样的机会以实现自

由，抵抗的一方更有必要构建与权力变化相关的战略。按照福柯的观点推论，抵

抗和摆脱的战略过程，必然也是自我权力同时构筑的过程，权力和社会同构，权

力变了，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亦会同时发生变化，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国

家、阶级、集团和个体亦是如此。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

对中国而言，权力与战略问题首先是在面对超级大国美国石油—美元秩序这样一

种压迫装置，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实施的一种抵抗战略，并且设置自己的抵抗装

置。福柯观察到权力关系和其他类型的关系如生产、家庭等交织在一起，这些其

他关系往往立马转换成权力关系的条件背景或角色；② 和苏珊观察到的安全、生

产、金融、知识的结构性权力类似，两位顶尖学者都观察到，唯有能源既是国际

争夺的焦点，也是个人生存的基础。

四　能源权力成为新的全球战略选择

（一）能源文明发展同构催生能源权力战略

最近十多年才兴起的新的能源史学研究表明，能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之

一，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得不捍卫发展必需的能源权力，尤其是后

发国家在面临能源空间逼仄的国际空间压迫时，把握全球能源权力尤为重要。能

源体系往往根植于并且决定着一国经济体系的社会文化乃至文明建构，发达国家

无一例外均出现了能源消耗增长和 ＧＤＰ增长同步。例如罗斯福以降的精英倡导

美国梦，大车大房大家的生活，在激励数代美国人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高耗能

的城乡空间布局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耗能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美国 “沉迷

２３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三辑 总第七辑）

①

②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ＣｏｌｉｎＧｏｒｄｏｎ，ｅｄ，Ｌｅｏ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ＪｏｈｎＭｅｒｐｈａｍ，ａｎｄＫａｔｅ
Ｓｏｐ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ｗ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７２－１９７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ｐｐ１３４－１４５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ＣｏｌｉｎＧｏｒｄｏｎ，ｅｄ，Ｌｅｏ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ＪｏｈｎＭｅｒｐｈａｍ，ａｎｄＫａｔｅ
Ｓｏｐ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ｗ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７２－１９７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ｐ１４２



于石油”（ａｄｄｉｃｔｉｎｏｉｌ），形成难以摆脱的高耗能消费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其实

一度也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内部根源之一。

新的能源史观认为能源体系和社会构建同步发展，天然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史的重要同构部分。如 《消费能源：美国能源的社会史》描绘了不同历史阶段

的美国如何通过对能源的文化选择改变生活方式的图景。书中描述了六次美国能

源转变，分别是人力、航船、水能、煤炭、石油、电子能源，分别对应农业经

济、第二次工业革命、消费经济时代，最后还在阐述美国能源危机及环境问题的

基础上，探讨了高能耗社会转变的可能性。①

能源和文明同构的共识进一步突出了掌控能源权力的重要性，② 能源权力事

关文明存亡。然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与物理学家不同，因为他

们对探索什么是不变的不是很感兴趣，而是寻求对变化的解释。在这个过程

中，学者贡献了所谓的 “能源文明方程式”，即从能源消耗的增加中推断出社

会成就 （文明）的思路。“因为我们使用的煤炭是我们祖先的一百一十倍，我

们相信自己在智力、道德和精神上都比别人强一百一十倍。”这就是反乌托邦

小说 《美丽的新世界》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讥讽地提出的能源文明方程式，

许多其他作家和思想家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构想。激进的创新，如蒸汽机、内

燃机和电动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能量机制，导致了热力学的发展，牛

顿物理学中功和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公式的确立，以及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

建立。同时，它们也启发学者们将能量定义为贯穿人类历史的驱动力，并对所

有变化负责。

能源史研究表明，传统的以化石能源大量消耗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

续。简言之，消耗过程抵消了上述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念，同时承

担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③ 各国必然独自或集团式地迟早走向低碳发展的路

径，采取低碳经济的战略。④ 面对未来可能高达１００美元／吨的碳排放税，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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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权力的争夺会更加激烈，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

选择。

（二）强国不得不掌握相应的全球能源权力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是现代社会能够顺利运转的血液，所以成为各国争相掌

控的焦点。此外，与货币权力根植于国家主权、美元是唯一全球货币不同，能源

权力领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和掌控，当前国际社会能源权力争夺是常

态。历史上，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资源曾经只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普通的贸易商

品，今天却成为寻求世界政治中权力和财富的焦点之一，强国都希望掌握部分全

球能源权力。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各国基本都处于一种能源自给自足的状态，

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几乎都产自

国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并没有什么持续的政府间多边能源合作项目。大多数

工业化国家国内都拥有大量的煤炭，因此几乎没有必要开展国际煤炭贸易。虽然

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０年间，欧洲的经济从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向以进口中东石油为

基础的经济转变，但主要石油消费国都集中在经合组织内部，石油供应非常稳

定，因此也没有成立独立能源机构的紧迫需求。在石油方面，ＯＥＣＤ只通过了两

项仅适用于本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关于库存和石油分配的立法措施。① 直到１９７０

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能自产占其消费总量的８５％的石油，

１９７３年还实施强制性石油进口配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得克萨斯州铁

路委员会为代表，美国国内的州级管理机构开始通过颁布政策限制产量来维持石

油价格不下降。整体上这个时期西方国家面临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世界石油市

场是买方市场。同时期，国际石油贸易掌握在一小撮有美国或欧洲背景的公司手

里，其代表就是业内熟知的 “七姊妹”国际石油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

初的１５年时间里，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非常稳定，但情况在１９６０年开始

改变。当时在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下成立了ＯＰＥＣ，这两个国家的初衷

是试图效仿美国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的配给政策，通过限产来抬价，但遭到

其他创始成员如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反对。ＯＰＥＣ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卡特

尔组织成立的，而是作为一种工具，通过集体行动谈判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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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其间，苏联及其盟国处于这一体系之外，在石油方面

基本上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石油出口各国已经成功地逐步控制了生产和

价格。

ＯＰＥＣ的兴盛及其所表现出的明显有权力推翻先前对于油价的理解和供应的

安排，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结构研究，ＯＰＥＣ在１９７３年使

用的石油权力，甚至引发国际机制这一分支的学术研究。① 在 ＯＰＥＣ攫取能源权

力时，西方国家并没有动用国家力量来维护其石油公司的利益，这也许是苏伊士

运河危机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有意终结旧的列强体系，潜在地也阻止了

西方国家直接干预的行为方式。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② 事实上，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初，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几乎没有结构性的国际能源合作，只是在核能领域有

一个多边机构：１９５７年在维也纳成立的 ＩＡＥＡ。ＩＡＥＡ的建立既是出于对核武器

军备竞赛的恐惧，也是出于对核能这一新能源的热情。页岩气革命是能源权力争

夺的另一个例子。页岩油已经发现和开采了几十年，为什么会在２０１２年冒出页

岩油革命？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反恐战略导致石油美元关系松动；同时页岩气革命

打开一个缓和的窗口，但可能并不会持久。丹尼尔·耶金甚至认为到２０２０年美

国可以再增加一个委内瑞拉或科威特的石油产出。页岩气革命直接宣告了俄罗斯

领导创立天然气ＯＰＥＣ的愿望落空，这显示能源权力的争斗还表现在破坏竞争对

手掌控。

此外，对能源制度、机制日益复杂的认识也迫使各国选择能源权力战略。基

欧汉等人发现，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能源制度复杂性发生了四波演进。③ 他们的经验

方法是追踪国际能源制度综合体在战后时期出现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创建

新的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联系、包括新的主要成员即有潜力重塑的成员组织以及重

大的内部结构变化例如投票权的单位或重大变化三个方面促进了全球能源权力

战略。

气候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加剧了全球能源权力的争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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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效的能源政策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能源政策需要非常有效的国际协

调。以最突出的气候变化为例，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或是

建立储备以及石油供应更安全均需要国际协作，而这样的国际协作固有地非常困

难。在更小的相关国家群体中来协作是一个更具有可行性、更易于管理的解决办

法。成功的合作会进一步刺激形成具有可操作实施机制的解决能源气候问题的国

家联盟，这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兼顾各成员利益的、具有弹性的合作机制。

这样的机制往往更容易由去中心化的复杂的协作网络产生，而非在一个单一的、

层级化、条约化的政府间整合的关系体系中产生。

（三）人类智识进步促进能源权力战略选择

关于能源的智识发生革命，学界逐步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土地、

劳动力三大基本要素之外，还应该加上能源要素。在人类对资本、土地、劳动力

的开发和知识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维持日常运作刚性消耗的能源甚至在某些条

件下会成为最重要的要素。能源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和决定要素，什么样的能源承

载什么样的文明。正是因为能源领域的知识进步，促进了能源权力关系的建构和

主要国家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选择。

在知识—权力的意义上，能源的历史被重新重视和深入研究，成为新的主流

和前沿领域。这样的进步表现在对能源的历史研究也是逐步从单一的、片面的、

辅助性的阐释史，迈向整体的、全面的、主线索阐释的分析史，涌现了一批能源

史专著专史以及工具书。① 人类从智识进步的视角，重新书写能源和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虽然能源的经济史、技术史、商业史、资源史、地区或国家能源开发

史、能源企业史已经有较长时间的研究，但独立的以能源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基本

方面和主要线索的能源史却是最近才兴起，如果以斯米尔的开创性文献 《世界

历史中的能源》② 为标志，兴起也只有近２０年的时间。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没

有能与之比肩的能源史专著。近代史学先后形成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

化史、科学技术史、环境史等研究分支，晚近出现的西方环境史也有５０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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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 能源史长期作为经济史的一部分，也一度作为环境史的一部分来阐释，如

麦洛士的 《能源大都市：休斯敦湾区的环境史》。② 由阿斯特丽德·坎德等三位

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 《欧洲五个世纪的能源》于２０１４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全书基于欧洲经验考察了能源在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作用。此外，三

人还分别研究了意大利、英格兰、威尔士、瑞典等国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

历史，出版了 《意大利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的能源消耗》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能

源消耗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瑞典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③ 能源史学关注的重点遵循了从早期的大企业、行业、工业的历史，如

早期对标准石油公司等的历史研究，④ 转移到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

与民族国家关系史，⑤ 再到２１世纪国别及大区域整体能源历史的路径，⑥ 而且内

容也逐渐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核心。⑦ 关于现代能源技术、工业、能源

企业、地区的能源历史研究比较丰富，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早就被历史研究

者注意到了，如未来资源委员会在石油危机后组织编写了 《能源对美国经济的

作用１８５０—１９７５》，⑧ 而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也成为能源经济研究的固定内容⑨。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知识往往同构，并且依赖话语来传递。中国能源战略指

向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建构。瑏瑠 因此，如同布迪厄承认机制

和终结的内在性，知识也不能被理解为外部的，作为一种可操作的特定权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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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权力从特定的约束中产生，并且能源权力是分散的和生产性的，渗透到国际社

会日常事务当中。不论一个国家是否选择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源权力的运作从

来没有被隐藏，而是不知不觉地实践着。它是我们行为的习惯，我们的身份假设

和我们所说的语言。监管和实践是内在的彼此之间，而不是通过意识或外部的结

构。能源权力关系管道并非不同或对立的信仰，相反，指的是未声明的，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或常识，它可以作为传递能源权力关系的渠道。① 人类智识的

深入将进一步促进国家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选择。

五　中国的全球能源权力博弈机遇期

从能源实力来看，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尤其是成为低碳新能

源领域全球领先国家；在风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水电、第四代核电等低碳清

洁能源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在可燃冰、核聚变等超前技术方面也取得可喜进展。

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可喜的成绩和进步，有效地节制了敌对势力和

潜在的竞争对手利用中国高度对外的石油进口依赖等软肋，以能源权力操纵国际

能源体系限制、遏制甚至攻击中国的行为。

当前，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发展路径安全，进一步增强掌控和影响世界能源

体系的能力，切实把现有的能源实力，转换成世界体系中的能源权力，由我主

导，以我为主，这符合当前中国整体战略的需要。本文前面论证了这种能源权力

的掌控和能源权力战略实施的可行性，但战略机会、战略窗口期稍纵即逝，必须

增强紧迫感，坚定明确地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把过去零散出现在各个重要战

略中的能源权力战略显现出来，集中地、系统化地加速推进。针对权力的政治斗

争，全球能源权力战略作为一种工具理论，只能一步一步走，如同棋局博弈，先

机稍纵即逝，而当前中国走到了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关键时刻。

（一）全球能源权力格局呈现出结构性变迁临界状态

能源转型竞争以及能源革命进入高潮推动中国加快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

略。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以后，能源转型开始受到热议，当前气候危机加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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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转型成为必然，人类社会能源史的研究大幅度增加，① 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国家能源转型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重温能

源文明方程式，８０年代初开始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出版物来讨论过去和现

在的能源社会。对能源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能源转型的可能

性、意义、方法和步骤措施。② 能源史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控制权力、把握

节奏，而中国选择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技术准备、产业准备、知识准备均已

完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能源危机，廉价易得的能源对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有关技术带来的热力学效率的提高。１９７３年第

一次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猛涨，这时能源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才开始变

得越来越重要。能源、经济和技术变化之间的长期趋势向好，提高了人们对能

源转换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然而，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油价的下跌，世

界失去了继续大规模发展低碳能源的动力，直到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再次让世界

开启了低碳经济的路径。特别是中国成为低碳经济的先进国家甚至是领导国

家，以此为契机，中国迎来了构建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窗口期。在全球能源权

力战略的框架下，紧迫的重点任务是要把能源权力战略嵌入主要的对外政策之

中，包括总体的战略判断、战略目标、战略机会、战略抓手，理清中国能源权

力战略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关

联，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环境突变，世界政治权力发生结构性变动，这种环境

变化也反映在权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上，过去居于权力体系顶端的旧的以政治、意

识形态、安全为中心的两极权力结构瓦解，美俄争夺的地缘线从美苏时期的朝

鲜、越南、东欧意识形态重合地域，变化到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能源重合地域。

僵化的权力体制和旧有的结构性权力发生松动，旧的关系性权力出现真空，世界

舞台上出现了冷战时期在传统两极格局下居于次要结构的生产、知识、金融、贸

易、能源等权力结构发挥作用的运作空间。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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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比如以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部分学者，其在冷

战末期出版的专著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就明确提出：与冷

战时期安全等顶级政治权力独大的局面相异，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安全、生产、

金融、知识四大并列的一级权力结构，以及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四大并列

的次级权力结构。① 当前，与苏珊最初的观察不同，变化最大的是能源权力，其

贯穿、影响甚至左右着安全、生产、金融、知识、交通、贸易和福利，并日益上

升为一种主要权力结构，而能否建立新的全球能源权力关系、形成新的结构，对

于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谋求权力和财富的斗争至关重要。

（二）能源领域是２１世纪国际争夺的焦点和战略制高点

能源领域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争夺的战略焦点，能源权力战略的战术价值可

能超过目前的货币权力。中国创造了世界能源发展史上的奇迹，突破国际遏制令

西方霸权措手不及。中国之后，在后发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在现行的技术经

济结构和碳减排制度下，几乎没有可能实现中国这样的能源革命性的突破。如何

处理能源关系亦将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此外，虽然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发展刚刚稳定在马尔萨斯陷阱上方，并立即就要面

对低碳陷阱的挑战。以低碳经济为目标的能源领域的争夺将决定２１世纪的大国

兴衰、现代文明存亡，因此，能源领域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国际社会竞争的焦

点，比如中美欧日之间已经就光伏等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爆发过数轮贸易制裁和

争夺。

中国的能源发展在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强大

的张力，环境、气候、国际、政治、社会、文化、消费等方方面面均感受到了能

源快速发展的巨大冲击。以气候变化为例，１９９７年全球达成 《京都议定书》时，

中国由于能源消耗少排放少，不需要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近些年来能源使用

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排放大国并主动迎接挑战，提前转向了低碳发展。

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领导人峰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呼吁，各方应不折不扣履

行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强化２０２０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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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度，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①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４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闭幕，中国重申落

实 《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发出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信号。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估计，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２摄氏度以内，

可能需要加征１００美元／吨的碳税，能源争夺将白热化，洗牌在即，将出现能源

权力的核心行为体和新行为体，出现旧格局洗牌和新格局产生的机遇窗口期。例

如俄罗斯对能源权力的运用，巴西、印度、南非追求额外的能源权力，欧洲在能

源权力上表现出非标性，中国在能源权力博弈中开始得分。能源将居于争夺的更

加中心的位置。所有这些危机都导致人们对石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

（从农业到医疗保健、运输到消费品）的重要性有了新的、广泛的认识。③

为抢夺制高点，有的国家采用了极端的政治经济手段。为掌控更多的传统优

质油气资源，为低碳转型争取更大的空间，美国甚至不惜撕下民主自由的道德伪

装。以委内瑞拉政变为例，中俄坚决捍卫联合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联手挫

败美国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要求马杜罗总统下台的动议。美国干预委内

瑞拉，主要是因为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是一次典型的披着民主外衣的能源权

力争斗。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如果我们能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委内

瑞拉投资并生产石油，这将在经济上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博尔顿还表示，

美国之所以要马杜罗下台，因为这是对该国商业机会的 “潜在的重要一步”。特

朗普总统本人就有主张为了石油而使他国政权更迭的历史。２０１２年，在北约干

预利比亚一个月前，特朗普对福克斯电视台说：“如果我们能获得石油，就对利

比亚有兴趣。如果不能获得石油，那么就没有。”他在谈到伊拉克时也曾发表类

似主张。尽管博尔顿等人明确承认了石油是首要利益，但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一直

选择性地忽略这一点。平时敌视特朗普的媒体也都对石油避而不谈，而是采用了

干预委内瑞拉是为了民主的说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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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呼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全球权力关系正发生深刻

变化。福柯在 《规训与惩罚》中详细考察了历史重大变局前后的权力战略变化，

认为权力机制的变迁或战略性调整往往是重大历史变革背后的推动因素。以法国

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例，安妮·施沃恩和史蒂芬·夏皮罗注意到福柯曾暗示中产

阶级甚至在大革命之前便开始对法国社会加以改变，私有财产的倾向早已经出

现；因此，应避免将社会变迁仅归因于重大的日期与事件，并更多涉及一段由更

细微、更难以分辨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其原因在于，福柯感到这些纪念碑式的

事件遗漏了历史变革的真正开端。至此，福柯的观点在于，历史变迁的发生应归

结为 “权力机制”的战略性调整，而并非仅仅来源于潜意识或近乎超自然的力

量。① 当然，福柯并不把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当作权力关系的对象，权力关系

所作用的对象仍然是权力关系，是其他权力关系，个体作为自由身而身处错综复

杂的权力关系中。显然，我们不能把福柯理解成传统意义上讨论个人与暴力机器

之间关系的政治思想家。②

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国家亦是个体的。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能源权力的显

著变化。俄罗斯通过对能源权力的运用，从苏联解体之后的衰弱状态中强势回

归；委内瑞拉运用能源杠杆获得了与其体量不相称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

甚至有学者判断，新兴的能源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以及一些中亚地区国家，能

否实现国家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源权力的大小，及其对能源权力的应用

水平。③ 新能源的发现、新式武器的获得、自然灾害、民族冲突的加剧等，都会

推动权力发生转移。④ 当前中国正处于能源权力的全球性应用与扩张的机遇期，

新的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革命与经济社会能源转型，促使中国铸就了生逢其时

的强大能源实力，通过适当的战略可望实现全球能源权力。

当前亦是能源权力的全球性争斗中的混乱期、缓和期，低碳能源的大方向已

定，如何实现？如何以最优的路径实现？如何在实现的过程中取得国际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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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优势、更好地获得全球财富与权力？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当前也是中国

能源能力的全球性检验和运用的实验期、能源权力的全球性构建与成型的黄金

期、能源权力的新兴大国主导新秩序奠基期、能源权力的技术冲撞期之前最后的

机遇期。就技术而言，２０３０年可能迎来一个重要的冲撞节点。① 例如，相对于常

规采油工艺提取需要消耗能量的１％，焦油砂提取和升级需要大约２０％—５０％的

能量用于提取和制备过程，精炼消耗１０％—１５％，还有运输、原油质量下降等

因素。一项全球性的历史分析和趋势推断表明，２０３０年前后世界石油生产的能

源回报可能会小于提取、精炼和运输这些石油的能源需要，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

文明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也是绿色债券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在绿色债券市场上发行了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的债券。

《巴黎协议》后，能源必然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清洁能源引领的权力机会将进

一步筑牢。此外，煤炭将加速退出，② 但由于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高的情况难以

改变，必须进一步把牢握紧国际能源权力。《巴黎协议》的持续实施意味着煤炭

将从全球能源平衡中迅速退出，并被非常规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一些研究表明，

即使全面实施该协议，可能也无法将全球变暖控制在２摄氏度以内，大变局之后

的低碳发展道路仍然任重道远。能源领域的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对全球能

源权力的把握影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实施全球能源战略，将是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呼应。

（四）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诸多困难。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处于饥饿线的人口

有８亿，而目前所有跨越马尔萨斯陷阱摆脱饥荒命运的经济体，基本的社会保障

无一例外地都主要依靠现代化石能源。我们没有足够的传统化石能源来供养全球

７５亿人的现代化生活，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传统化石能源来维系

几个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不发起全球能源革命和转向，人类共同的命运可能就

是灭亡。然而新的低碳路径尚未完全探明，即使路径可行，但如果能源公平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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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难以长期持续，而中国成功实施全球能源权力

战略将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契机。

能够得到基本的现代能源服务是体面的高质量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因此基

本的能源消费权力显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全球超过１０亿

人仍然缺乏电力和其他现代烹饪的燃料，对健康、经济产出、性别不平等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够帮助中国通过和平崛起突破权力边界，① 传

输低碳能源和技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脱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先行实践，是吸引

“一带一路”国家的亮点。能否在更大的范围内破解农业发展问题？中国目前已

经规划了庞大的蓝图试图破解这个难题，如构建能源互联网、欧亚能源中心、低

碳命运共同体。如何在农业生产领域以及农资生产领域调适能源运用，如何激发

民众参与改革发展，非常关键。农业的一次能源使用量较小，在联合组织成员国

中，大约占一次能源总量的１２％，非经合组织国家为３５％，全球平均比例为

２７％，加上工业一次能源中用于生产农业和化肥的部分，全球农业使用一次能

源的份额增加到３８％。② 农业能源解决以后，如何增加其他方面的福利，也取

决于现代能源的运用。

人类共同社会需要现代能源支撑，而现代高能社会极具能源脆弱性。③ 即使

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其多次大范围断电不是技术故障而是社会建设问

题，突如其来的黑暗照亮了高能社会的政治、技术和文化脆弱性。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需要创新的权力技术，包括一般的及某些特殊领域如能源领域特殊的权力

技术。④ 基于主体和他们的偏好是被构造的，理解这个构造是参照社会上流行的

“权力技巧”的集合，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成功实施必然会形成国际社会中

人类关于能源环境气候领域的基本规制或规训，在能源领域中率先突破美国霸权

治下的西方主体化方法，而实现能源领域全人类共同命运是中国全球能源战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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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标之一。中国的低碳发展模式，全人类能够模仿和效仿，按中国模式人类

整体能够在一个地球的限制下实现现代化；而美国的高耗能发展模式，如果全人

类都效仿，可能我们要七个地球才够用，因此是不可能效仿，不可能推广的，也

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中国若能成功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必将有力促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图大志，也将促进中国加快实施全

球能源权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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